
□诗歌采撷

□往事随风 □陈雨（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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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风铃 □张金贵（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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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在烈
日炎炎的盛夏，满眼的荷叶荷花是否能
给人带来一丝清凉？

在这样的季节里，我最喜欢的一句
诗就是“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你
看那满湖的荷叶层层叠叠，有的圆润饱
满，有的轻展舒卷，绿意盎然，生机勃
勃。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
荷塘里的荷花便争先恐后地绽放了。
一朵朵荷花从叶间探出头来，有的含
苞待放，羞涩地打着朵儿；有的刚露出
尖尖角，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还有
的大大方方地展开花瓣，在绿叶的映
衬下显得格外娇艳动人。不管哪种姿
态，它们都在向这个世界展示着自己
独特的美。

微风轻拂，碧波荡漾开来，一池荷
叶荷花随风摇曳，宛如仙子般翩翩起
舞，仿佛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它们
有的独自站在角落里，享受这份宁静与
安详；有的两两相对，好像在诉说着缠
绵的情话；还有的聚在一起，好像在商
量着什么大事。偶尔几只蜻蜓掠过水
面，落在荷叶和花瓣上，又成了最好的
点缀。唐代诗人杨万里曾写下“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描
绘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吧。

此刻，我站在荷塘边，仿佛置身于
一片花海之中，阵阵清香扑面而来，沁
人心脾，让人流连忘返。你看，这一朵
朵亭亭玉立、千娇百媚的荷花，在阳光
的照耀下，仿佛是披着轻纱在湖中沐
浴的仙女，含笑伫立，娇羞欲语。再看

远处那成群的白鹭悠然自得地翱翔于
蓝天白云之下，它们或掠过水面，或低
飞而起，好一幅生动的画面。

眼前的美景，不禁让我想起了小
时候在外婆家生活的经历。外婆家在
封丘县南街村，村里大队部东侧有个
池塘，每到夏天，满池塘的荷花总会吸
引我去观赏。而这些亭亭玉立的荷
花，总会引诱着我摘下一朵将其带回
家，插在窗台装满清水的花瓶里慢慢
欣赏。有时也会把花瓣撕下来，放在
鼻前闻一闻，那淡淡的荷香让我陶醉
不已。

夜幕降临，我总爱坐在荷塘边，一

边乘凉一边钓鱼，还时不时折根带水珠
的荷叶，小心翼翼地托在掌心，生怕弄
散了水珠。我会伸出舌头舔一舔荷叶
上的水珠，感受那甘甜清新的味道，甚
至还会把钓上来的小鱼放进荷叶中让
它戏水玩耍，那种快乐的感觉至今仍令
我回味无穷。

莲藕是解暑的佳品，每年夏天外婆
都会变着花样给我们做莲藕吃，闲暇时
外婆还会拿剪刀教我们剪出漂亮的荷
花剪纸……

一晃 50 多年过去了，可想起那些
美好的回忆，我的嘴角还是会情不自禁
地上扬。

清风荷香 伴我悠长夏日 读首诗再入眠
□李伟忠（原阳县）

夜已阑珊
想读一首诗再入眠
心
是平静的湖水
不想读李白
那样的豪情那样的飘逸
容易让思想沸腾
不想读老杜
那样的沉郁那样的伤感
总是让肝肺疼痛
不想读摩诘
那样的静谧那样的禅机
我悟不透
我想读一读泰戈尔
在平静中看夏花之绚烂
在喧嚣中看秋叶之静美

天气预报中的雨
或许已在路上
一定在梦里来来去去
这个季节
阳光注定是火辣辣的
只有湿润后的心境
可以独享那分清凉和安逸
造物主是公平的
你想有的 他也许都会给你
斟一杯淡淡的酒
染着那份诗意醉去
窗外的树上
一定会在明朝
开出一树清脆的鸟鸣
开出一树轻盈的琴音
开出一树诗意的阳光
等着风来采撷

太白兄
且饮人间这杯酒

□黄文（新乡县）

金樽清酒又如何
太白兄，世事艰难
何况一身傲骨偏偏又弯不下身去

人生如梦
梦中也满是坎坷和泥泞
登不上太行就算了吧
且看山路蜿蜒谁在顶峰
山脚下同样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
山脚下自有旁观者的清醒
渡不过黄河就等冰雪消融吧
千尺浊浪又怎能阻挡扬帆的梦想

太白兄，且饮下人生的这杯浊酒
行走世间，让书生意气更加茁壮
看滔滔江面千帆竞发
峥嵘岁月万木葱茏
那诗意浪漫的人生
同样会有一束不灭光
照亮注定崎岖的征程

周末回老家，故乡的麦子黄了。我
从老院堂屋门后墙角的阴影里取出父
亲留下的那根木锨。木锨通体黝黑，两
端磨得发亮，中间却还留着些粗糙的树
皮，像是故意不肯褪去的记忆……

小满过后十天，老家小麦渐渐变
黄，家家户户开始动镰收割。天还未
亮，父亲就已经蹲在磨刀石前，往刀上
撩水，沙沙地磨着。那声音在黎明的寂
静里格外清晰，仿佛要把黑夜也磨薄
了。我躺在床上，听着这声音，知道麦
收的日子到了。

麦田在晨光中泛着金色，麦穗沉甸
甸地垂着头。父亲弯腰下去，左手拢住
一把麦子，右手镰刀一挥，麦秆便齐齐
断了。他的动作不快，但极稳当，每一
刀下去，都像是量好了尺寸。我怎么也
赶不上，尽管早起麦杆上还有露水的潮
气，很快一席地割了大半截。

日头渐渐高了，父亲的背脊上渗出
汗水，在白粗布衫上洇出一片汗水色。
他不时直起腰来，用袖子擦擦额头的
汗，又弯下去。我提水去地头给他送，
他接过碗，一口气喝完，又递还给我，仍
旧不说话。

正午时分，麦子割倒了一大片，并
开始在太阳底下晾晒。

午后，开始拉麦。平车停在田头，
他用木杈顺着麦堆向前推，一会儿麦捆
在他肩上高高耸起，从后面看去，只见
麦捆移动，不见人影。装车是个技术
活，要摆得均匀，不然路上容易翻车。
母亲负责在车上踩车，把麦捆一层层码
整齐。我在后面拾掉落的麦穗。最后
一层麦捆码上去，足有两丈来高，父亲
用绳子纵横交错地绑紧，又在几个关键
处用木锨别住，这才算完工。

拉麦的车是自家的。父亲不放心
别人的车，总是亲自驾辕。我有时会坐
在高高的麦堆上，通往麦场的土路凸凹
不平，父亲小心翼翼地走在现成的车辙
路上。遇到陡坡，父亲便让我下来在后
面推，他在车轮后支上木锨，防止车子
后退。木锨深深扎进土里，承受着整车
的重量，却从未折断过。

麦子运到场院就开始摊撒开，把麦
子摊的薄薄的进行晾晒，中间还要不停
翻动，让麦子尽快晒干，待麦子干焦就
叫来拖拉机，带着石磙在麦上转圈碾
压，直到麦秸与麦粒分离。起麦秸，拢

麦堆，弄完这些已经是晚上九十点了，
我和父亲还在麦场里。

父亲在等天气起风，每年我都陪父
亲在麦场，没风时我们就会稍打个盹
儿，睡一小会儿。一有风父亲就立即叫
我起来陪他扬场。扬场是技术活，父亲
是村里扬场的好把式。趁着风，木锨端
起一锨麦，抛撒一条弧线，随着风，麦糠
飞去、麦籽落下，不大一会儿三亩地小
麦净籽麦糠分离。我曾和姐姐、哥哥多
次学习，但总是不如父亲。

麦收过后，父亲把木锨洗净，晾干，
又放回墙角的阴影里。它静静地靠在
那里，等待着下一个麦季。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几年，我家
的麦田也已经没有了。而那根木锨依
然挂在老屋的墙上，只是不再有手掌的
温度。我偶尔回去，看见它，便仿佛看
见父亲弯腰割麦的背影，听见麦穗摩擦
的沙沙声，闻到新麦的清香。

父亲很少说“爱”这个字，但我知
道，他把所有的爱都融进了那根木锨的
纹理里，随着每次麦收，每次打场，深深
地留在故乡的土地里，也留在我的生命
里。

父亲的木锨

黄河风 摄


